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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转向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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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算法时代，算法驱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体由“单体主导”转向“全员参与”，叙事

内容由“单一主题”转向“全息映现”，叙事传播由“单向传输”转向“全感操控”，叙事空间由“单

域呈现”转向“全效覆盖”。但算法引发“权力越位”致使叙事主体地位矮化，触发“信息茧房”致

使叙事内容呈现固化，激发“圈层效应”致使叙事传播效能弱化，诱发“资本裹挟”致使叙事空间

拓展窄化。推进算法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优化，须以人文之“力”，驭算法之“魔”；以技术

之“能”，破算法之“茧”；以教育之“智”，驱算法之“魅”；以监管之“笼”，囚算法之“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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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

实现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借助一定象征意义的

符号，发挥价值教化作用的实践活动。它是中国

叙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构建中国话语

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1]46的重要一环。采用何种行之有效的叙事方

式，关乎“思想政治教育会讲话”，更关乎思想政治

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算法时代，“智能算法技

术作为一种高度精细复杂的技术系统，正在以特

定的技术框架和运行规则开展一场辐射人类生活

各个领域的全景式革命”[2]，这为革新思想政治教

育叙事体系提供了新契机，但算法“权力跃升”等

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成为其创新发展不可规避的问

题。为此，须主动预判算法驱动下思想政治教育

叙事发展的潜在风险并提前介入，以拓展思想政

治教育叙事的算法图景。

一、算法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转向要求

算法时代，机器深度学习模型与深度学习方

法的提升，促使“机械算法”转向“智能算法”，这为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精智化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智能算法驱动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体、叙事内

容、叙事传播及叙事空间进行了全方位的精进提

升，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互动性、针对性、体验性

及延伸性得到加强。

（一）叙事主体由“单体主导”转向“全员参与”

传统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体多为

教师、报刊主编、播音员等权威群体，叙事的主题

也主要围绕宏大的史诗所展开。算法时代，报道

世界的能力不再被权威群体所独享，人人都可依

托网络平台借助移动终端设备为自己代言，叙事

的主题也变换为真实生活的映射或改编剧本。同

时，智能算法为全员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提供

了权威破解渠道以及价值实现渠道。其一，算法

搭建的搜索引擎、信息资源库等平台，为大众打破

叙事主体的信息权威、话语权威等提供了渠道，信

息获取和分发的平等，为大众质疑并矫治权威主

体所述的偏差内容及探索符合自身价值趋向的内

容提供了可能。传统媒体时代由权威到信任的机

制被打破，继而转向由信任到权威，这意味着任何

个体都有可能积累公众信任而成为权威群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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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算法使大众成为数字地图中的一个个节点，算

法的“偏好捕捉”使具有相同价值倾向的节点被连

接。算法技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驾驭下，使“与你

相关”且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正能量故事被精准

分发，与公众产生“神呼应”，继而引发公众的模仿

与超越。如，大学生群体利用短视频翻拍的《觉醒

年代》《建党伟业》等正能量故事，这些故事以诙谐

幽默的手法高度还原了历史，赢得了公众和社会

的认同。

（二）叙事内容由“单一主题”转向“全息映现”

传统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多为

占主导地位的权威群体制定，叙事内容整体上缺

乏趣味性和针对性。算法时代，在智能算法驱动

下，受众的行为偏好被及时捕捉、思想动态被精准

研判、未来发展被科学预测，叙事主体解释世界的

能力更为精进，受众的偏好被满足、期待被回应、

行为被引导，受众的需要在叙事内容中得以“全息

映现”，叙事内容的趣味性和针对性得到精进提

升。其一，算法技术可通过采集受众移动设备等

终端中的搜索记录、浏览记录、时间使用等海量数

据，精准分析受众的行为偏好，受众“点击”次数越

高，算法技术呈现的“个性化图像”越精确。叙事

主体可依据受众的行为偏好对叙事内容进行调

整，以匹配受众的兴趣，提升叙事内容的趣味性。

其二，算法技术可通过分析受众在社交平台的交

互动态以及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评价等海量数据，

精确研判受众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取向及

行为趋向，提前抓取和预测受众的“思之惑”“心之

堵”“情之困”。叙事主体可根据受众的“疑点”“堵

点”“难点”有针对性地植入叙事内容，以匹配受众

的“痛点”，提升叙事内容的针对性。

（三）叙事传播由“单向传输”转向“全感操控”

传统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传播多为

口述、文字、图像等方式，叙事传播手段整体上较

为单一、扁平且滞后，缺乏感官体验。算法时代，

信息的无障碍流动改变了过去信息匮乏的局限，

叙事内容和载体的可分离性，使叙事传播的方式

发生了革新，叙事传播的丰富性、体验性、即时性

在算法应用中得到精进提升。其一，算法技术丰

富了叙事传播的方式。算法技术在媒介中的应

用，使得文字、图像、口述等叙事方式不再单一呈

现，而是在“有声有色”“图文并茂”“人机交互”中

进行多维融合。其二，算法技术增强了叙事传播

的体验性。感知算法、定位算法等技术的发展以

及算法对受众“形、声、闻、味、触”偏好的捕捉，使

得叙事传播更契合受众的体验期待，受众在以算

法支撑的VR/AR等技术中强化感官体验。其三，

算法技术提升了叙事传播的即时性。算法技术的

“精准细分”功能改变了以往“大水漫灌”式的叙事

传播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依托算法进行

精准推送，使“无用之用”的杂质被去除，“有用之

用”的信息被受众及时捕捉，满足了受众的心理期

待。算法技术嵌入新媒体，强化各种新载体的质

量控制和效果测试，以更真实、更直观地反映叙事

内容，从而使过程传播优于结果传播，使一个好故

事通过合适的传播方式被包装，促使思想政治教

育叙事的“配方更清新”“工艺更精细”“包装更

时尚”。

（四）叙事空间由“单域呈现”转向“全效覆盖”

传统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空间多局

限于课堂、展览馆、纪念馆等场域，具有较大的时

空局限性，无法对受众产生强烈、持续的叠加影

响。算法时代，互联网与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为

叙事空间由现实转向网络、由单域转向全域提供

了可能，这种转向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简单延伸，

更是空间权力效能的全面覆盖。其一，算法的自

主决策能力，创造网络空间叙事权力的先在优势。

由于海量数据所需的算力超出人工所限，部分权

力不得不让渡于算法，这致使算法的自主决策能

力得到加强。可对主流意识形态蕴含的价值观

念、道德规范等进行编码，纳入算法决策环节，从

而推动优质叙事内容的无障碍流动，进而抢占网

络叙事空间阵地。其二，算法的资源配适能力，使

优质叙事内容在网络空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算

法技术可以通过捕捉受众的关注趋向及时为受众

推动相关优质叙事内容，当不符合主流价值的叙

事内容充斥网络空间时，可调动优质叙事内容对

其进行覆盖，从而引导受众的注意力始终趋向优

质叙事内容。其三，算法的结构性嵌入能力，深刻

形塑叙事主客体的思想行为。算法可结构性嵌入

媒介的运行系统，为叙事主体量身定制并设置难

以计数的场景化规则，从而对受众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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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构建、引导和规制。

二、算法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风险分析

在算法时代，“算法会以不同的方式评估训练

数据集，找出真正起作用的模式，这些模式连人类

程序员都不一定会意识到”[3]56。推动思想政治教

育叙事体系的革新，应及时研判算法技术在思想

政治教育叙事领域可能衍生的风险并及时介入。

（一）引发“权力越位”致使叙事主体地位矮化

算法时代，万物皆可演化为数据代码，数据成

为信息与社会利益的载体。由于数据编制与运行

的算力超出了人工计算能力，使得部分资源调配

的权力不得不让渡于算法，加之智能算法能够通

过自主学习改变自身结构，进行自我调试，使得智

能算法的权力极易失控。如若未能以主流价值驾

驭算法权力，将导致叙事主体的权威性、主动性以

及主导性被削弱，进而诱发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消

解与话语失落风险。其一，智能算法可对既往数

据以及新设定的叙事程序进行自主学习并进行不

断调适，以拥有与人类高度相似的叙事能力，从而

打破人类独享的叙事权威。如，ChatGPT可通过大

量的语料库进行自主学习和训练，从而拥有与人

类高度相似的语言理解和叙事生成能力。此外，

智能算法与受众的互动，也使其叙事能力不断精

进提升，生成更加符合受众期待的叙事内容，可能

导致受众期待“机器叙事”而非“人工叙事”，致使

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消解。其二，智能算法在思想

政治教育叙事领域的应用，逐渐替代了原有叙事

主体对叙事题材、叙事内容、叙事传播等的筛选与

制作，算法强大的筛选能力、逻辑能力以及感知技

术，能够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有事可叙、有理可

说透、有情可烘托。长此以往，叙事主体对算法技

术建立信任并产生高度依赖。叙事主体不再进行

人文思考，而是依赖智能算法生成既有的文本或

制作的视频脚本等进行叙事。叙事主体由生产者

变成算法工具的依附者，在算法的引导和规训下

丧失了叙事主动，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失落。

其三，算法的“黑箱效应”，使大众难以窥探其运行

机制，这为商业资本和境外敌对势力借助智能传

播机制中的算法黑箱进行“技术控制、价值预设、

规则制定、话语操纵、文化输出”[4]，歪曲叙事内容，

降低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提供了可能。在

此影响下，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内容及叙事

主体被质疑与排挤，叙事主体地位被进一步矮化。

（二）触发“信息茧房”致使叙事内容呈现固化

算法时代，互联网成为一个超导体，数字化内

容在网络空间自由流动，“许多算法都不再询问用

户的需求，而是默默守在幕后推断用户的偏

好”[3]12。基于此，大众在算法牵引下触发“信息茧

房”，即大众接触的都是自己所偏爱的，持续的接

触又会助推算法推荐的精准性，导致媒介用户被

束缚。其一，算法推荐的“过度配适”，干扰叙事主

体的认知能力。算法推荐会根据叙事主体的行为

偏好更改信息分发的权重，叙事主体“点击”频次

越高，算法就更“懂你”，叙事主体接收的信息也更

精准。但“智能算法精准化和公式化的信息推送

加剧了同质化信息的链接与用户固有价值观的偏

执，社会群体之间的价值分化和价值区隔日趋明

显”[5]。叙事主体偶然的“点击”会被算法有效捕捉

并将这些错误的特质逐渐发展成真正的特质，算

法推荐的过度配适，将叙事主体自知的未知变成

浑然不觉的未知，干扰了叙事主体的认知能力。

如，电影《再见，列宁》中，主人公通过每天虚构母

亲接触的信息内容，使母亲深信自己仍处于过去

的集体主义社会[6]231。其二，算法推荐的“过滤气

泡”，阻碍叙事主体的探索能力。算法会持续不断

搜集叙事主体的行为偏好，修正以往的数据偏差，

将叙事主体偏好的叙事内容进行呈现，对于叙事

主体偏好外的叙事内容进行过滤或后置。长此以

往，叙事主体的视野得不到有效拓展，叙事主体醉

心于自己偏爱的叙事主题、叙事内容及叙事模式，

更“容易使人将自己的偏见当作真理，拒绝接受其

他合理性观点和意见”[7]，呈现的叙事内容将重复

且单一。其三，算法推荐的“马太效应”，强化叙事

主体的认知偏误。同质信息的不断重复以及同质

社交的搭建，使“马太效应”发生在叙事领域。受

此影响，叙事主体的兴趣被不断强化，探索的权重

被不断降低。相较于人机交互，带有情感互动和

价值共鸣的社群更能强化原有认知，叙事主体在

他人认同中习惯停留于易于满足的彼岸，在熟悉

与未知、正确与偏误之间划出了更深的鸿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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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大众青睐的叙事内容需要叙事主体的灵感和

巧思，如苹果之于牛顿、浴缸之于阿基米德。偶然

事件的触发使看似不相关的信息聚集，从而形成

创意，而算法触发的“信息茧房”，打破了这种

偶然。

（三）激发“圈层效应”致使叙事传播效能弱化

算法时代，移动终端设备为人与人的连接创

造了可能。算法的精准细分，使大众不再以组织

标签分类，而是依据个性标签聚集。人群被细分

为大大小小的圈层，各个圈层拥有独特的叙事观

和叙事偏好，不同圈层之间的成员由于价值形态

的根本不同，导致其虽存在于同一平台，却几乎

“老死不相往来”。此外，非特定公众受利益或者

其他因素驱使以围观姿态聚拢并制造众声喧嚣，

也为主流叙事的传播设置了障碍。其一，算法“匹

配机制”可以通过社群营建团聚目标人群。具有

相同个性的公众被加速匹配，公众对个人的信任

程度超过了机构。相同偏好的人群通过交互对

话、情感连接等方式形成新的社交圈子。每个圈

子都有自己的隐喻体、历史叙事，并聚合大量受

众，形成“同仇敌忾”之情，以抵制“不合群”的叙事

传播。其二，算法“分流机制”又为圈层群体增加

了不稳定性。大量信息的分流与迭代，使圈层多

变且动荡。人群对同一圈层没有持久的依恋，转

而被重新分割、重新聚拢，在数字世界中迷失了自

我。这迫使叙事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传输与响应就

像动画片《猫和老鼠》那样无尽的游戏。叙事传播

在信息迭代中被受众所忽略，圈层的不稳定性导

致叙事传播无法有针对性地对受众产生持续的影

响。其三，算法“过滤机制”决定了某些信息排序

的优先性。部分非特定公众受非主流价值信息前

置等因素的影响，以围观圈层的姿态聚拢并对主

流叙事传播进行干扰、质疑，引发众生喧嚣，导致

本就复杂的圈层传播环境雪上加霜，即“人人均可

表达，但被听见却并不那么容易”[6]254，加之信息排

序的不平等，每个人仍处于视野局限的黑域中而

不自知。因此，圈层聚合的价值偏执、圈层分离的

共识磨灭、圈层喧嚣的众声喧嚣将逐渐瓦解受众

对主流叙事的认同，并不同程度弱化思想政治教

育叙事的传播效能。

（四）诱发“资本裹挟”致使叙事空间拓展窄化

算法时代，流量成为体现媒介或个人价值的

标签。流量带来的主角光环以及资源变现能力，

使得“流量资本”成为算法时代媒介用户竞相博弈

的焦点。算法对大众偏好的精确捕捉以及快速导

流，促进了大众供需的高位嫁接，赋予了算法工具

巨大的变现能力，从而吸引商业资本向算法领域

拓展。而资本的无序性和扩张性极易使算法工具

丧失价值理性，进而延伸到对网络叙事空间的挤

压和主导权力的剥夺。一方面，商业资本利用算

法“黑箱效应”对叙事网络空间进行不断渗透。这

主要表现为泛娱乐化叙事、具象式叙事以及碎片

化叙事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如，软文和广告以反

常、荒诞甚至庸俗的叙事方式吸引流量，广告画面

开端往往按照正常叙事逻辑开展，但结局可能引

来大反转，这种急转直下的叙事模式使热爱读软

文、看广告成为新趣味风潮。具象式叙事主要表

现为电商被故事化，通过视图叙事模式使产品被

全方位呈现，激发受众消费需求。碎片化叙事主

要为网络写手等群体吸引受众、抓取受众注意力

而对叙事内容和情节进行留白，以激发受众的购

买体验等等，这将导致以理性言说、抽象阐发与系

统灌输的主流叙事方式不再被受众所认同，从而

窄化主流叙事空间。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利用算

法“权力越位”剥夺叙事主体在网络空间的主导

权。如，商业资本利用算法“过滤机制”，使主流叙

事内容无法合理呈现，而具有资本传播意图且对

符合特定受众价值的叙事内容被分发，造成主流

叙事“失语危机”。而泛娱乐化叙事、具象式叙事

等模式的无节制扩张使网络空间主流叙事生态恶

化，受众更加趋向于感性叙事而非宏观叙事，趋向

于感官体验而非抽象说理等，导致“劣币驱逐良

币”，造成主流叙事“失踪危机”。长此以往，叙事

主体及受众在利益驱使与信息诱导中逐步丧失理

性，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将面临受众离失、阵地边

缘、空间挤压的现实困境。

三、算法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优化策略

叙事的魔力在于“一个精心讲述的具有叙事

理性的故事，比专家们用准确的事实所做的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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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说服力”[6]36。算法使叙事的魔力放大，但算法

的失控也易使叙事堕入深渊。为有效规避思想政

治教育叙事发展的算法风险，需从驭算法之“魔”、

破算法之“茧”、驱算法之“魅”、囚算法之“欲”等方

面精准施策、协同发力。

（一）以人文之“力”，驭算法之“魔”

算法引发的“权力越位”，导致叙事主体成为

算法“规训”和“魔化”的客体，丧失了人文精神。

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

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

相异化。”[8]58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体的引领作

用，须坚持人本导向，以人文精神之“力”，驭算法

权力异化之“魔”。其一，以人文之美，驭算法刻板

复制之“魔”。算法时代，“我们对科学、技术、工程

和数学的过度迷恋，侵蚀了人们对非线性变化的

敏感度，弱化了人们从定性信息中提取信息的自

然能力”[9]7。叙事主体应树立辩证思维，科学认识

算法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技术利好，避免过

度依赖算法技术，主动探索分发信息外的世界，以

人文力量替代刻板复制。其二，以人文之真，驭算

法感官魅惑之“魔”。算法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领

域的运用，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立德树人、凝心铸

魂的育人目标。面对大众多元的叙事期待，叙事

主体应把握智能算法与叙事的融合尺度，“既要警

惕人工智能带来的丰富感官体验和复杂文化思潮

对叙事对象的负面冲击，也要杜绝将叙事对象隔

离于人工智能环境之外以图省事的保守思想”[10]。

其三，以人本之尺，驭算法权力僭越之“魔”。算法

“黑箱效应”成为遮蔽算法缺陷以及掩盖算法权力

运行的真空地带，由此引发的“算法歧视”“算法偏

见”导致人机信任的消解，同时也为多元利益主体

规避公权力的约束提供了可乘之机。相关平台应

主动引导公众了解算法运行机制，提升大众对于

算法驱动下叙事主体以及主流叙事内容的认同和

信任，为公众辨别叙事杂质以及监督算法权力提

供方向。

（二）以技术之“能”，破算法之“茧”

算法构筑的“信息茧房”，致使叙事内容固化。

单一同质的叙事内容导致受众思维僵化、情感退

化、认同淡化。“我们在技术王国所做的几乎任何

事情，似乎都将我们带离优雅和易懂，带向费解的

复杂和意外。”[3]62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的多

元呈现，须从技术王国出发，以技术之“能”，破算

法之“茧”。其一，要限制算法数据的过度采集，使

算法“无茧可筑”。算法的“过度配适”是由于过度

分析媒介用户数据所致。算法设计者应规制算法

数据的过度采集，可在采集数据时设置征询代码，

寻求媒介用户的意见，定期将已搜集数据形成的

偏好报送媒介用户，避免虚假特质的捕捉和放大。

同时平衡前置信息的类别，使叙事主体的认知能

力不受干扰，为丰富叙事内容提供前提。其二，增

加算法推荐的人工权重，使算法“有茧可破”。要

给予智能算法人工调控的权限，增加算法推荐“差

异池”内容，坚持主流价值导向，选取不同类型的

优质叙事题材充实“差异池”，使不同类型、各个层

次的优质内容都能匹配到理想读者，使“头部效

应”得到最大发挥。其三，强化主流价值的代码嵌

入，使算法“破茧成蝶”。在叙事信息纷繁复杂的

算法时代，要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从技术源

头嵌入主流价值代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

育人导向，避免叙事泛娱乐化、泛具象化。

（三）以教育之“智”，驱算法之“魅”

算法驱动下的“群圈结构”，阻碍了优质叙事

内容的无障碍流动。习近平指出:“用主流价值导

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11]318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传播效能的提升，须以教育之

“智”，驱算法之“魅”。其一，提高媒介用户的交往

之“智”，驱散价值偏执之“魅”。我们虽身处算法

时代，但大多叙事主客体被算法深刻形塑而不自

知，除了要提高对叙事主客体的算法教育，引导媒

介用户认识到算法于社交圈层所带来的认知偏

离、偏误放大等负面影响之外，还应引导其学习算

法时代新的数字化技能，以防止其被算法“算计”。

其二，提高凝聚受众的引领之“智”，驱散共识磨灭

之“魅”。“群圈结构”之所以不稳定，易在信息迭代

中不断分化、不断聚合，重要原因是这些群体缺乏

共同的价值引领。“从包含一些共同观点的温和角

度出发，对于连接两极化的用户更为有效。”[3]89应

利用算法技术提取公众认同的气质、品性以及流

行符号，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下，以聚类而非分

类的视角，放大叙事中的主流价值，以润物无声的

方式输送正确的价值观点和价值判断，促进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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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性、结构性传播。其三，提高媒介用户的批

判之“智”，驱散众声喧哗之“魅”。“机器不会批判，

但批判性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6]248要培

养媒介用户的批判精神，引导媒介用户站在主流

价值立场批判驳斥各种歪曲主流叙事的声音，挤

压“异质”声音的生存空间。

（四）以监管之“笼”，囚算法之“欲”

算法诱发的“资本裹挟”，挤压了思想政治教

育叙事的生存空间，催生了网络乱象。习近平指

出：“要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加强网络新技术

新应用的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12]52实现思

想政治教育叙事空间的全效覆盖，须以监管之

“笼”，囚算法之“欲”。其一，铸牢算法设计的伦理

审查之“笼”，囚算法僭越伦理之“欲”。加强算法

领域的立法，对算法设计进行道德伦理审查，植入

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代码，明确算法在思想政治

教育叙事领域的应用场景，放宽人工决策阈值，使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能在人工主导、算法辅助下进

行叙事内容、方式等的创新。其二，铸牢算法应用

的平台监管之“笼”，囚算法脱离监管之“欲”。算

法时代，各种网络平台和终端设备为算法应用提

供了平台，网络平台成为叙事主客体进行表达、分

享观点的主阵地。相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指

引，明确网络平台责任。如，面对“流量至上”“娱

乐至上”等不正之风，网络平台可采取警告、限流、

禁言、封号等方式，规范叙事主客体的言行，还网

络叙事空间风清气正的叙事生态。其三，铸牢算

法失控的责任追究之“笼”，囚算法祸不担责之

“欲”。面对算法的不可解释性，要进行责任扩张，

压实到人。对由于算法设计缺陷、网络平台责任

缺失等原因造成的算法失控，要依法依规对算法

设计者、网络平台方、恶意引流方等责任主体进行

惩戒，以有效遏制商业资本、敌对势力的入侵，强

化叙事领域的安全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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